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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基卓玛，一位藏族女作家，新闻工作者
出身。2006 年开始文学创作，小说集《雪线》是
其代表作，也是《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中的
一部重要作品。

作为藏族本土作家，永基卓玛热衷于藏族
文学的创作。在她的作品中，她不仅从藏族人
民的饮食、住宿方面描写藏族人民的独特生活
方式，也从藏族人民的精神文化方面入手给读
者呈现一个立体、丰富的藏民族文化系统。读
永基卓玛的作品，我没有一种对少数民族文化
的陌生感，而是觉得，确实是！这样的生活描写
才是属于藏族人的生活，这样的文化才是藏族
文化。另外，笔者认为，在永基卓玛的创作过程
中，无论是小说故事情节的安排还是小说内容
的呈现，作家一直都在强调一种“回归”意识，
从而在作品中构建一个由内向外回环往复的

“回归”主题，以达到对藏族“轮回”文化的烘
托。

生命意识的“回归”
对于其他民族的人来说，似乎藏民族文化

都具有一定的神秘性：藏族人民拥有极为坚定
的民族信仰；他们崇尚自然，呵护自然；他们也
懂得惜足，将生死看得极其平淡。在永基卓玛
的创作中，这些独特的藏民族文化特征都纷纷
被提及。《扎西的月光》中她提到：藏族人到山
里时是不能叫喊的，每个山，每个湖都有自己的
精灵，大声的喊叫会吵到山里的神灵。《九眼天
珠》中她写到：藏族的每一座山，每一片水，甚
至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是有灵性

的，都是一种生命，我们都要去尊重他们。这种
崇尚自然、尊重自然的民族观念在永基卓玛的
作品中比比皆是。同时，她也在自己的作品中
写到藏族人生命意识的回归。《九眼天珠》中她
写到的：生命是轮回的，无休止的……生命是一
个轮回，有了开始，就永远没有结束。《今夜，远
方有雪飘落》中也写到：人生只是一个过程，死
亡并不可怕，肉体消失了，精神却是永存的。藏
族人崇尚自然，认为自己生前接受了大自然的
众多恩惠，死后也应当回归自然。所以，他们的
丧葬习俗是：天葬、火葬和水葬，主张人死后完
整的自己应当回归自然，奉献自然。在他们眼
中，生死是极其平淡的，人的生死是生命的正常
完成过程，死亡是一种新生，也是生命的另一种
归宿。作为藏族本土作家，永基卓玛对这种生
命意识的回归有着较为深刻的人生体验，故她
将这种生命意识注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力
图在作品中深化藏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让读
者更多地了解藏民族文化。

藏族文化的回归
在永基卓玛的作品中，笔者注意到，她的作

品中似乎都在隐约地提及现代文明与藏区文明
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作为读者，我不妨揣测这
是作家的有意为之。首先，作为一个藏族人，永
基卓玛对于藏族本土文化的激流改变是最有感
触的，她笔下的故事大概是她日常生活中经历过
的、最常见的生活元素。另外，她又是一名新闻
工作者，她较常人能够快速地在习以为常的生活
中发现不经意间的生活变化。可能正是这两方

面原因的叠加激发了永基卓玛的创作动力。
在她笔下，我们能看到藏区旅游业的发展

确实带动了藏区的经济发展，也解决了当地人
的部分就业压力。比如：牵马人的出现、当地藏
民带着自家的牦牛与游客拍照、在重要景区卖
游客旅游需要的东西等。这些产业都是藏区旅
游业发展的衍生产物，它们的出现不仅满足了
游客的旅游需求，也成为当地人的重要经济来
源。但同时，作家也注意到，在旅游业大潮对藏
区文化进行大肆宣扬的同时其实也是对藏民族
文化的一种解体。在她的作品中，我们随处可
以看到悄然出现在藏区的旅游文化产业，比如：
文化饮食城、卡拉 OK 等 。可以说，它们的出
现对于藏区人民来说是突然的，但是，当他们在
这种旅游大潮中获得更多利益的时候，藏区人
民就会放弃自己内心坚守的藏民族文化，从而
成为了旅游业大潮中的一分子。在永基卓玛的
作品中，她几乎都提及到这点。

《今夜，远方有雪飘落》中，她塑造了一个
极具藏民族原生力量，热情奔放的藏族姑娘形
象。但是，随着现代文明之风刮进藏区，藏族姑
娘放弃了自己喜欢的热巴舞做起了饮食文化产
业。《扎西的月光》中，她写到藏区旅游业的出
现给藏区人民带来更多的诱惑，无论是物质的
还是精神的。在旅游业大潮中，藏区青年们似
乎都没有意识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就已经
奋不顾身地奔向现代文明。《九眼天珠》中永基
卓玛主要通过作品表现强调现代文明对藏区新
一代年轻人的影响。长期生活在藏区的孩子依

然保持对藏民族文化的喜爱、崇尚之情，而因各
种原因长期远离藏区的年轻人，他们身上具有
的藏族气息已离他们慢慢远去。

笔者认为：作为作家，永基卓玛可能正是在
激流变化的背后清醒地看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冲
突，看到藏区青年们对藏民族文化的背离以及藏
区日常生活的改变，她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
强调这种冲突。但实际上，在她的作品中，她基
本上为处在两种冲突之间的人指明了出路：那就
是回归，回归藏区、回归本民族文化。

小说结构的“出走——回归”模式
在永基卓玛的众多作品中，她基本上都刻

画了一个身处于藏族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
“文化中间物”。他们可能是藏族人，从藏区走
向现代文明，在现代文明中找不到自我的归宿
便再次回归藏族文明。他们也可能是汉族人，
厌倦了喧嚣的城市生活，反而在藏区找到归
宿。无论怎么说，她笔下的人物基本都在完成
自我人格的塑造与心灵追求的内在“回归”。

《唱歌的月亮》中的扎西离开村子进入城
市，再因各种因素回到藏区是一种回归。《今
夜，远方有雪飘落》中琼受旅游业大潮的影响出
逃于藏族文化，丢弃自己喜欢的热巴舞，之后到
再次回到藏族文化的怀抱是一种回归。《雪线》
中扎西和琼在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中找不到自
我，而选择重新寻找更接近自己的自我是一种
回归。《无言的绿松石》中，在现代城市文明中
长大的女孩卡西放弃城市生活去可可西里做志
愿者是也是一种回归。

从读者的角度看，笔者觉得永基卓玛似乎
很喜欢强调故事中人物的回归。所以，在她的
作品中基本上都有这类人物形象的出现。这类
人生活在两种文明之间，在经历两种文明后才
清醒意识到：现代文明固然美丽，但自己还是需
要回归于原生的本土文化中，去坚守自己内心
的一份纯净。并且，笔者认为，永基卓玛在自己
作品中写到的这种回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
从现代城市文明转向藏区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回
归，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与精神价值取向的回
归。这一点从作品《雪线》、《无言的绿松石》皆
可以看出。

总的来说，作为藏族本土作家，永基卓玛
笔下的藏民族生活描写是深入人心的。她在作
品中呈现给读者的并不是刻意的藏民族文化书
写，而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自然流露。她关注藏
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也关注藏民族文化的
继承与传递。她不仅是藏民族文化的继承者，
也是藏民族文化的守护者。她善于借助自己的
作家身份将自己的所见所感注入到文学创作
中，她也善于运用巧妙的写作技巧，以一种“由
内向外”的写作方式将作品欲要表达的深刻内
涵与小说本身的结构形式结合起来，以形成对
作品中藏民族文化的烘托。正是这样的写作方
式才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会对她所描写的藏
民族文化产生丝毫陌生感，而是觉得似乎小说
情节本该这样发展。但实际上，这只是永基卓
玛在作品中呈现藏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笔者
认为，这也是永基卓玛文学创作的高明之处。

论永基卓玛小说中的“回归”主题
★沈鹏

冬天降大雪，气温骤降，给人们的生活和
出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其实，从历史记载来
看，中国古代的大雪远比现在大得多。

汉武帝时期遭遇大雪灾年
元鼎二年三月大雪“平地厚五尺”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中国五千年气象史

上，曾出现过四个寒冷期。对于从公元前1100
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前期的第一个寒冷
期，相关史料几乎没有。最早的一次记载并未
直接说下雪，而是“雨雹”，见于《竹书纪年》，事
发西周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
俱冻。”

到了第二个寒冷期，大雪的记载逐渐多了
起来。

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
相当西汉末年到隋初，期间经历东汉、三国、
晋、南北朝。实际上，在这之前反常气候已经
出现，大旱大涝不断。刘彻（汉武帝）当皇帝
时，好几个年头的冬季都出现了极端的大雪天
气。

汉武帝当皇帝长达55年，是西汉在位最长
的皇帝，天灾人祸也最多。其间有三个大雪灾
年，被记入了史书。

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武帝元狩元年（公
元前122年）十二月，这一年刘彻打到了“一角
而足有五蹄”怪兽，被视为祥瑞，于是定年号为

“元狩”。实际上这一年天下一点也不吉祥，当
年冬天，“大雨雪，民多冻死。”大雪到底有多大，
从很多老百姓被冻死的情况来分析，这场大雪
肯定不是一般的大。

七年后又连着两个雪灾年。元鼎二年（公
元前115年）三月和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三
月，连着出现极端倒春寒。元鼎二年三月的大
雪“平地厚五尺”。元鼎三年的情况比元鼎二年
更糟糕。常年一般到阴历三月，中原地区的河
水是不会结冰的，这年竟然结了；而到了阴历四
月，又下了场大雪，关东十余郡县老百姓缺衣少
粮，饥寒交迫，出现了为了活命“人相食”的人间
惨剧。

虽然天下饥荒不断，刘彻等西汉皇帝却将
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财富用来造陵墓，置随葬
品。在东汉初年的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一个
大雪天，这些帝王陵大多让赤眉军盗了。当时
起义军无衣无食，“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
死”。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乃复还，发掘诸
陵，取其宝货”。

唐昭宗时“自冬至春雨雪不止”
天复元年“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
在第二个寒冷期内，各个朝代都出现了反

常性的雪天。三国时期的吴国，太平年间竟然
出现雷暴雨后下大雪的奇怪气象。据《晋书·五
行志》记载，当时吴国是孙亮当皇帝，太平二年
二月甲寅（公元257年4月5日）先下了一场雷
暴雨，第二天乙卯日下起了大雪，气温骤降，“大
寒”，史家称，“既已雷电，则雪不当复降，皆失时
之异也。”阳历4月5日下雪，无异于民间忌讳的

“六月雪”。
六月雪，向来被中国古人视为不祥，元朝关

汉卿杂剧《窦娥冤》中便用“六月下雪，三年不
雨”来形容窦娥的冤情；汉乐府《上邪》中则把

“夏雨雪”，视为世界末日来临，当然这是不可能
的。“六月雪”在中国气象史上还有很多记载，如
战国时，陕西一带多次下“六月雪”。

秦躁公八年（公元前435年），“六月雨雪”；
周威烈王四年（公元前422年），“四月，晋大雨
雪”；周烈王三年（公元前373年），“夏六月，赵
（国）雨雪”。

不过，这种反常雪天尚不算可怕，唐末一场
超级大雪连皇宫每天都有人冻死了。唐代倒数
第二位皇帝李晔（唐昭宗）主政末期的天复元年
（公元901年），是个大灾年，先是夏秋之交“久
雨”，入冬以后就开始下雪，连雨夹雪一直下到
春天也未停止，即史书所谓，“自冬至春雨雪不

止。”
在这种极端天气下，“民冻馁者无数”。在

当时的陕西京城，未到十一月便“城中薪食俱
尽”，“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每天冻饿死的老
百姓都在千人以上！

当时正值荒年，再加上这么糟糕的雪天，连
皇宫粮食都断炊了，李晔只好命令宫人，在宫中
支起一个小磨，自磨豆麦充饥。“自后宫、诸王十
六宅，冻馁而死者日三四”，堂堂帝王之家，每天
都有三四个人被冻饿死，民间灾难之深重就可
想而知了。

唐朝时的怪雪还有不少，如在李适（唐德
宗）当皇帝的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四（公元805
年 2 月 10 日，京城下起了“赤雪”，百姓议论纷
纷，视为凶兆。

宋哲宗时“苦寒”“死无亲属者官瘗之”
天禧二年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
公元1000至1200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第

三个寒冷期。《宋史·五行志》上的雪灾纪录以北
宋初期为最，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主
政的22年，有5个年头发生雪灾——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宣州霜雪害桑稼。
雍熙二年冬，南康军大雨雪，江水冰，胜重

载。
端拱元年闰五月，郓州风雪伤麦。
淳化三年九月，京兆府大雪害苗稼。
淳化四年二月，商州大雪，民多冻死。
宋天禧二年（公元 1018 年）正月，永州大

雪，“六昼夜方止，江、溪鱼皆冻死”。
在赵煦（宋哲宗）当皇帝的元祐二年（公元

1087年）冬天，京师（今天河南开封）所在的中
原一带，入冬以后天天下雪，至春不止，导致“苦
寒，民冻多死”。不少人家整户被冻死，连尸体
都无人掩埋，朝廷下诏赈灾，“死无亲属者官瘗
之”，官府安排人来掩埋尸体。赵煦因此取消了
当年元宵节的游幸活动，并恩告地方，进行抚
慰。

另一次发生在赵桓（宋钦宗）当皇帝的靖康
元年（公元1126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大地
再遇罕见大雪严寒，从当年阴历十一月到次年
正月，雪下个不断，平地积雪厚达好几尺，“人多
冻死”。

当时京师站岗的士兵手冻得兵器都拿不
了，有的士兵被冻成了僵尸。除了雪，还有强劲
的西北风，《宋史》上记载：“大雪，天寒甚，地冰
如镜，行者不能定立。”老百姓没吃的没烧的，官
府不得不让老百姓到皇家花园砍伐花木当柴
烧。

天灾之后又来人祸。靖康二年四月，金军
攻破东京，烧杀抢掠，把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俩
以及皇族、后宫妃嫔、贵卿、臣僚等计三千余人，
统统俘虏回北方金国，是谓“靖康之难”。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将这两次雪

灾，列为北宋年间“严重强寒潮灾害”。是不是
最严重的？还真不一定，因为元祐二年雪灾的
前一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86年）正月二十四

“大雨雪”，一周后的二月初三又是一场“大雨
雪”，导致“泥途尽冰，都民寒饿，死者甚众”。

明武宗时，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封冻”
清康熙九年大雪连降40天

“民多冻死，鸟兽入室呼食”
从明朝中期起，中国进入了第四个寒冷期，

一直到1900年前后的清末才结束，长达500年，
明、清两朝恰好处于这一时间段内，所以国内学
者把这一时期称为“明清小冰期”，国际上则称
为“现代小冰期”。

自然，明清两朝的雪灾也比以往任何一个
时期都频繁。《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中，
1900年以前的“严重强寒潮灾害”仅节选17次，
明清就占13次。

朱祁钰（明代宗）当皇帝的景泰四年（公元
1453 年）冬，中国自北到南大部分地区都下了
罕见大雪，极为严寒，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
西等地连下一个多月的雪，灾情严重：江苏苏
州，太湖断航，港口封冻，“人畜冻死万计”；浙江
安吉，“冻死百余人”；河北沧州，“冻死人畜无
数”；山东德州，“人畜冻死”。

朱厚照（明武宗）当皇帝的正德八年（公元
1513 年），雪下得最凶猛的是华东地区，这些地
区江河冰合，鸟兽冻死，甚至冻毙村民。南方的
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湖竟然同时成了“超
级溜冰场”：太湖，“冰，行人履冰往来者十余
日”；洞庭湖，“冰合，人骑可行”。

在明清小冰期，又以清朝遭受的雪灾最严
重。《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节选明清“严
重强寒潮灾害”13次中，有9次发生在清朝。有
学者又把17至19世纪的这一段时间称为小冰
期中的“寒冷期”。离现在最近的500年中最寒
冷的五十年，即出现在这一时期，具体说，是公
元1650至1700年间。

这最冷的五十年里，连下一个月大雪并非
罕见，而是常见。如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
的全国雪灾，被冻死者“甚众”。在河北一带，不
少人被冻毙在山洞里。而当年南方的湖南永州
等地，竟然也连下40多天雪，“民冻死者无算。”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冬天，华北、华东、
华中等地连降大雪，连续下40至60天不等，黄
河龙门段都冻起来了，淮河更是坚冻两个月。
全国好多省市的地方志上，都有冻死人记载
——

湖北大冶等地，“冻饿死者甚众”；河南开封
一带，“井冰，道路多冻死者”；江西南昌等地，

“行人多冻死”；安徽怀宁等地，“冻馁死者甚
众”；江苏盱眙等地，“民多冻死，鸟兽入室呼
食”；山东临沂等地，“人多冻死”，威海“行人死
者无算，屋内亦有冻死者”……

我国古代的雪大不大
★袁凤

鲁迅给人的印象近乎冷峻，一副凛严的面孔
像一张不会动的铁板，目光也总像一把利剑，在那
样的乱世中穿行。在这样的模式下读鲁迅的作
品，越读越觉得鲁迅是一个硬骨头，张口说出的
话，总带着一股寒气。其实，生活中真实的鲁迅并
不完全是这样。从下面一个个小故事，我们可以
看出，鲁迅是那么有趣，那么可爱。

有一次鲁迅的侄女问他：“你的鼻子为何比我
爸爸(周建人)矮一点，扁一点呢？”鲁迅笑了笑说：

“我原来的鼻子和你爸爸的鼻子一样高，可是我住
的环境比较黑暗，到处碰壁，所以额头、鼻子都碰
矮了。”鲁迅年轻时并不是很帅，他对自己却信心
有加。一次英国作家萧伯纳见到鲁迅时说：“都说
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
听了这样的溢美之言，鲁迅不但没有谦卑之词，竟
然说：“我老了会更漂亮！”

鲁迅来到上海专事写作，一次夜深人静时，外
面的猫不停地叫，屡屡打断他写作的思路，鲁迅随
即拿起手边五十支装的铁皮香烟罐，将一棵棵香
烟对着可恶的猫一一发射。那时鲁迅已年过 50，
却可爱得像个小孩子。

大家知道，标点符号虽然不起眼，在文章中却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当年的出版界对标点符
号不重视，在支付稿费时，往往把它从字数中扣
除，不给稿费。鲁迅应约为某出版社撰写书稿，他
的书稿里通篇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编辑看后，以
难以断句为由，去信要求鲁迅加上标点符号。鲁
迅回复道：“既要作者加标点符号分出段落、章节，
可见标点还是必不可少的。既然如此，标点也得
算字数。”那家出版社没办法，只好采纳鲁迅的意
见，标点符号也折算字数支付稿费了。

鲁迅的胡子很有个性，从日本留学回来那几
年，他的胡子是日本式的，两头往上翘，看起来很
滑稽，常被周围的人嘲弄，说他是崇洋媚外。鲁迅
烦扰得不行，干脆把胡子修剪成隶书的“一”字，怪
怪的，很逗人，从此却相安无事。

吸烟、喝酒、饮茶可谓是鲁迅的“三瘾”，这三
瘾当中，鲁迅的烟瘾一向很大。在北平的时候，他
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十支装香烟，但夹烟的姿势
很特别，用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拿香烟，而不是夹在
食指和中指中间。还有一点很有趣，在人前吸烟
的时候，鲁迅总是从他那件灰布棉衫里去摸出一
支来吸，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
包抽出一支，再将烟包塞回口袋里。鲁迅这习惯，
从北平到了上海，一直没有改变。不晓得是怕麻
烦呢，还是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低劣，觉得没面
子。

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有一次鲁迅期末考
试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鲁迅没
有把奖章作为自我炫耀的标牌，却懂得实惠，跑到
鼓楼街把它卖了，买回一大串红辣椒。每每读书
至夜深人静、天寒人困时，就摘下一只辣椒来，分
成几截，放进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
泪，嘘唏不已。只觉周身发暖，睡意顿消，于是捧
书再读。现在看来，此事除了有趣之外，也生出几
分感动。

在厦门大学教书时，鲁迅曾到一家理发店理
发。理发师不认识鲁迅，见他衣着简朴，心想他肯
定没几个钱，理发时就一点也不认真。对此，鲁迅
不仅不生气，反而在理发后极随意地掏出一大把
钱给理发师，远远超出了应付的钱。理发师大喜，
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过了一段日子，鲁迅又去
理发，理发师立即拿出全部看家本领，仔仔细细地
给鲁迅理发。不料理毕，鲁迅并没有再显豪爽，而
是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理发师，一个子儿也
没多给。理发师大惑，问道：“先生，您上回那样
给，今天怎么这样给？”鲁迅笑了笑，说：“您上回
马马虎虎地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这回您认认
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理发师听了大窘。

鲁迅双目深邃，一脸严肃，向来被解读为勇敢
的斗士。实际上，鲁迅固然有他忧虑、愤怒的一
面，也有淘气、逗人、有趣的另一面。

受老父亲的影响，我们一家
老少三代都是报纸迷，每天的报
纸来了，一家人争相阅读，其乐融
融。

父亲早些年从事新闻宣传报
道，家里的报纸堆成了山。这其
中有刊登父亲稿子的报纸，当然
多数是父亲收集的拟要投稿的报
纸，党报、晚报、商报以及许多五
花八门的行业报纸。每天，父亲
翻阅着那些报纸，将一篇又一篇
的稿子投给各地媒体，醉心于阅
读，热心于写作。

让我们一家真正热衷于订阅
报纸的缘于女儿。女儿读小学
时，对作文一直排斥，写出的作文
往往风马牛不相及，惹出许多笑
话。好几次家长会，老师谈及女
儿的作文，弄得我好没面子。后
来我问父亲，怎么提高女儿的作
文水平。父亲说，这有什么难的，
订几种作文报，看别人的，写自己
的，用不了多长时间作文水平就
上去了。

这招还真管用，收到报纸后，
引导女儿读了几期，就让她模仿
着写出一篇。父亲稍加润色修
改，投给报社，居然刊用，还寄来
了稿费。这下女儿的热情来了，
每回收到报纸，就迫不及待地专

心读起来，读过后就若有所思地
自言自语，我也写这样一篇。

后来，我再参加学校的家长
会，老师竟拿出女儿的作文，作为
范文当场读起来，听得我心里美
滋滋。

过后我喜不自禁地告诉父
亲，父亲说，订报的受用是很大
的，你分管着农业工作，也应多订
几种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的
报纸，好好研读，这对你的工作一
定会帮助不小。

是啊，公费订阅的报纸毕竟
有限。我欣然采纳了父亲的提
议，挑选了几种相关的行业报刊。
那次参加全市美丽乡村发展论
坛，我刚巧前一天在报上读了一
篇有关美丽
乡村建设的
剖 析 文 章 ，
我把文章里
的观点与前
瞻 ，结 合 我
们当地实际
情 况 ，尽 情
发 挥 ，居 然
博得领导好
评和阵阵喝
彩 ，让 我 大
大地风光了

一回。
从此，我订报的积极性更大，

读报的热情更高了。订报读报用
报，成了我为官从政，提高工作效
率的一个法宝。

看我们订报读报的劲头那样
高，爱人说，我订点什么看啊。我
说，你呀，喜欢烹饪，订点这方面
的报刊就行。果真，爱人订了，报
刊上那些五花八门的烹饪名吃，
经爱人翻新创新，成为我们家的
特色菜，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爱人
就特有成就感。

现在，我们家每天都有埋头
读报的镜头，寻找着乐趣，汲取着
营养。这——或许就是另一种家
风的传承吧！

鲁迅的生活趣味
★董宁

订报读报成为“家风”
☆魏益君


